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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姐妹们》是乔伊斯的处女作，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乔伊斯所有小说的开端。然而在国

内外，该小说被长期忽视、误断因此被低估，被认为是以莫泊桑和契诃夫式的现实主义手法写成。

该小说从异化主题、顿悟模式和“显示”叙事等方面显示其现代性，因此可以说它是现代短篇小

说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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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构主义批评理论认为，一个作家的某篇作
品与其前后的作品，形成一个由文类的延续与差

异组成的系统，每一单篇作品不同的意义表层都

受到这个系统的深层意义控制。《姐妹们》是现

代主义文学大师乔伊斯写作生涯的开端，体现了

典型的乔式风格。有评论写道：“《姐妹们》无疑

是乔伊斯一生作品的开端。……从《都柏林人》

到《肖像》到《尤利西斯》最后到《芬尼根守灵

夜》，如果把乔伊斯散文体的文学成就视为一条

轨道，那么《姐妹们》就是这条轨道的起点，其意

义重大”［１］１７６ １７７。比较 １９０４ 年首次发表在《爱尔
兰家园》（Ｔｈｅ Ｉｒｉｓｈ Ｈｏｍｅｓｔｅａｄ）的《姐妹们》，我们
会发现 １９１４ 年结集《都柏林人》出版的《姐妹们》
有大量的修改，增加了“东方主义、梦境、忏悔、瘫

痪、磬折形、圣职买卖”等重要内容，小说形式也

进行了大量的调整。十年的修改本身即说明作者

重视的程度和所倾注的大量心血。但目前国内对

该小说的关注不多，通过中国期刊网查询，１９９４
年至今为止，严格意义上专门研究该小说的只有

２ 篇论文，其他只是附带研究。国内外存在着一
些误读，认为《都柏林人》是 １９ 世纪现实主义小
说的延续，是“以莫泊桑和契诃夫式的现实主义

手法写成”［２］，甚至连作者弟弟斯坦尼劳斯也称

乔伊斯为狄更斯和巴尔扎克一类的“毫不妥协的

现实主义者”［３］。其实《姐妹们》在主题、意象、反

讽、结构、原型、结局等方面都存在着现代性，与传

统的现实主义小说有显著的区别。本文拟从主

题、模式及叙事三方面进行探讨，揭示它是现代短

篇小说的开山之作。

一、主题的现代性

《姐妹们》的现代主义文学的主题思想特征

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小说表现了危机意识。社会语境造就

了他的危机意识。在乔伊斯生活的时代，爱尔兰

处于封建殖民社会，自治运动遭挫，民族四分五

裂，内战不断，政府腐败、文明衰落、道德败坏、经

济衰退，民不聊生。１８５０ 年后的大饥荒使人口剧
减。在英国殖民者、罗马天主教会、狭隘民族主义

和庸俗商业文化的钳制下，都柏林人在心理上、行

动上都陷于瘫痪。深感民族危亡的乔伊斯能直面

生活，用艺术去解剖爱尔兰社会、民族精神的死亡

状态。这主要表现在他的作品中大量描写社会阴

暗和人性的丑陋，揭示可怕的现实，表达人们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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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危机意识。从首篇《姐妹们》到末篇《芬尼

根的苏醒》都贯穿了死亡的主题，描写诸多的死

亡促使国人清醒进而获得新生是作者的目的。比

较同时代的作品就可以看出作者的创新，《姐妹

们》发表在《爱尔兰家园》时，同期登载的其他作

品都以描写爱尔兰的田园生活为主，而且刻意营

造“凯尔特的朦胧”，掩饰爱尔兰的愚昧落后。而

乔伊斯却选择城市为题材，刻意揭示其丑陋，描写

丑恰恰是现代文学的特征之一。“结果‘主题 概
念变得几乎不认识了，以前没人这样使用城市

题材。”［４］４３３ ４３４

其次，它反映了信仰与理性的失落。受到尼

采“上帝死了”思想的影响，作者开始反思传统理

性和价值观，发现导致人民麻痹死亡的主要原因

是天主教会。天主教会完全卷入政治，在关键时

刻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出卖国家，“磬折形”和

“圣职买卖”就是对教会罪行的概括。揭露爱尔

兰人的宗教虚妄、精神瘫痪是贯穿乔伊斯作品始

终的主题。“瘫痪 ／麻痹”（ｐａｒａｌｙｓｉｓ）这个词在
１９１４ 年版小说的第一段就直接出现。这种生理
意义上的“瘫痪”在乔伊斯随后的系列作品里引

申为一种隐喻符号，成为爱尔兰民族、国家及宗教

瘫痪的象征。作者曾说：“它的田园已经荒芜，宗

主国在它上面种下了饥饿、梅毒、迷信和酗酒。清

教徒、耶稣会士和抱残守缺的人在上面大量滋

生。”［５］１２６而且，他认为天主教教义违反人性，扼杀

人的创造力，“教会的训导和影响使个人的创造

力瘫痪”［５］１４２。１９１４ 年版第一句就奠定了整本书
的基调：“这一回他没有希望了。”［６］１对任何基督

徒来说失去了希望也就是失去信仰，弗林神父最

后打破了圣杯，忏悔了自己的行为，背叛了自己的

宗教。

第三，小说涉及了异化观念。神父原型是作

者舅舅查尔斯·欧康诺。“他之所以被吊销神

职，据说他另有收入，拒绝支领份内的教区奉献

金，有犯上的嫌疑。”［７］出生于爱尔兰贫民之家的

弗林通过当教士改变了命运，被送到天主教圣地

罗马受训，导致了异化。“很多爱尔兰青年通过

当教士获得了地位和舒适的生活。如果他们是有

意为之而非出于信仰，他们也就犯了买卖圣职

罪。”［８］评论界认为神父是性变态，他反映了天主

教和维多利亚时期的禁欲倾向。同时穷困使妓女

遍地，性病流行。也有人指出神父是梅毒患者，这

种病被认为是世纪末病症。Ｗａｉｓｂｒｅｎ 与 Ｗａｌｚ 在
Ｐａｒ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ｉｅｓｔ：Ｊａｍｅｓ Ｊｏｙｃｅｓ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Ｕｓｅ ｏｆ
Ｓｙｐｈｉｌ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ｓｔｅｒｓ”一书里有详细的叙述。乔
伊斯勇敢地触及了性变态禁区，抨击了宗教对人

性的压抑，“与爱尔兰的每一种宗教和社会势力

进行较量”［９］。弗林神父遭受了性霸权的压迫、

宗教的禁锢和狭隘民族主义的压迫，最终走向异

化崩溃的深渊，是权力规训下身体异化的极好诠

释。从弗林神父起作者开始关注知识分子的变态

人格，将之纳入了文化批判的视野。以后《偶遇》

中的变态老头、《阿拉比》中死去的神父房客、《尤

里西斯》里瘫痪的里奇都是这类人。临死前弗林

神父醒悟过来，想回到儿时生活过的利菲河南岸

爱尔兰贫民区，“他老是说，趁夏天没有过去，要

拣个天气好的日子，乘车出去，只是为了再看一下

爱尔兰镇的老家———我们都是生在那儿的。”［６］１０

他最后认识到宗教对人的异化和对人性的摧残，

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处于“完全清醒，却好像在

痴笑”的悲惨状态。作品还涉及现代主义作品中

庸众的异化问题。老神父的两个姊妹为筹钱给他

去罗马和照顾他终身未嫁，她们深受封建伦理道

德观念毒害，愚昧麻木。整篇故事是她们关于老

神父的闲聊，没有一点自己的内容，“当故事中的

女性准备说话时，她们的语言降低成空洞的乱语。

不能掌握父权话语，她们只能为强加其身的文化

环境作奴仆”［１０］。两姊妹都毫无觉悟，“不憎恨

甚至还感谢教会驱逐了可怜的詹姆斯”［１１］１１。虽

然躺在棺材里的老神父相貌狰狞，她们还是赞扬

“他的尸体体面”。Ｍａｒｇｏｔ Ｎｏｒｒｉｓ认为《姐妹们》是
一篇“背叛了性别歧视政治的小说，用自然主义

的方法描写了女性的贫穷、被忽视和悲伤的故

事”［１２］。除此以外是老科特、姑父等人，他们具有

爱尔兰世俗浅薄的商业气，酗酒而唠叨。老科特

在酒厂工作，生产的“酒”（ｓｐｉｒｉｔ）与老神父监管人
的“精神”（ｓｐｉｒｉｔ）相对应，他的酒糟鼻与老神父的
姓（Ｆｌｙｎｎ在爱尔兰语中是“红”的意思）相呼应。
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爱尔兰民族工业衰落，只剩

下酒厂，而酒精让爱尔兰人麻痹堕落。后来《无

独有偶》里的法林顿、《圣恩》里的克南都是这样

的牺牲品。老科特和老神父分别代表爱尔兰世俗

和精神世界的双重堕落异化。

第四，小说还表现了逃离寻父主题。现代主

义作品常常表现父子矛盾主题，父亲的形象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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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着权威、纪律和秩序，而新一代则反叛和抗议

这种专横残暴。爱尔兰父权社会里，无论是民间

和书斋都没给孩子们提供健康的教育，他们遭受

着精神和人性双重束缚。他们向往自由，都在寻

找父亲，但引领他们进入象征世界的都是些不合

格的人。《姐妹们》中的男孩先被老科特灌输酒

厂轶事等世俗商业文化，后被神父灌输宗教教义

和仪式的各种繁文缛节。他学会势利、鄙视老科

特，说他是“老蠢货”、“讨厌的老傻瓜”。在老神

父这里他更受压抑，老神父为了给自己取乐就拿

问题来为难男孩。所以当孩子得知神父死亡的消

息后，竟没有悲哀的情绪，因为神父的死意味着孩

子的生，这也是生死循环主题。父子冲突这一主

题一直在作者其他作品里重复，如《偶遇》中巴特

勒神父与迪仑兄弟，《无独有偶》里的法林敦与孩

子，《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里的阿诺尔神父与

斯蒂芬等都是如此。学童们想象着逃离书斋和现

实，如《姐妹们》中的小孩想逃往东方异教的波

斯。寻找与逃离主题一直贯穿着作者的作品，如

《偶遇》中的学童寻找绿眼睛之行，《阿拉比》中少

年寻找阿拉伯之行等等。这既符合儿童心理，又

曲折地表达了作者反封建、提倡人的自由的思想。

乔伊斯把儿童放在被封建文化摧残、损害的弱者

地位加以审视，使文本表述具有很强的悲剧意识

和发人深省的震撼力。

Ｆｒｉｚ Ｓｅｎｎ指出小说里 “瘫痪—腐烂—死亡与
自由—逃离—生存”的主题共存［１１］６６，这也是贯穿

乔伊斯小说始终的主题，闪耀着启蒙运动的光辉。

二、模式的现代性

“这是一个全新革命的小说，直率、彻底现

实，没有多余的陈词滥调或多愁善感。但评论界

很不热心，爱尔兰还未准备好接受乔伊斯。”［１４］

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欧洲都强调小说要有情

节，要有开头、高潮和结尾，具有统一性、完整性。

而《姐妹们》则反其道而行之，轻情节和逻辑，具

有开放性结尾。

首先，作者采用顿悟小说模式，打破了以故事

为中心的传统。有评论认为《姐妹们》不是顿悟

小说，但从 １９０４ 年乔伊斯写给 Ｃｕｒｒａ 的信来看，
该小说就是顿悟小说：“我正在为报纸写一种灵

光乍现（ｅｐｉｃｌｅｔｉ）的文章，十篇左右，现已完成一
篇。”［１５］但这种顿悟显然没有后来的《阿拉比》、

《死者》那样典型。该小说写小人物“近乎无事”

的悲剧，淡化故事情节，通篇都是平凡琐事，不能

形成波澜，“结果关于‘主体  观念的变化几乎不
被认可；以前没有人这样描写城市。在《都柏林

人》故事中，乔伊斯甘愿冒险去淡化情节、故事、

行动。他预料到一些人抱怨这些故事什么也没

说”［４］４３３ ４３４。而减弱故事情节的作用甚至彻底取

消故事情节，正是新文学的起点［１６］４６５ ４７１。小说记

录了无关紧要的谈话，仅仅表现某种气氛、某种情

境，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用忆童年经历的形式

叙述故事，以及故意不去发展故事情节，这是十分

新颖的成份”［１６］４６５ ４７１。小说以自传、回忆录形式

很富于抒情的情调，而“抒情作品对史诗作品的

渗透，是传统史诗形式的破裂”［１６］４６５ ４７１。小说开

启了富有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的都柏林之门。都

柏林浓厚的宗教气氛、贫困愚昧的市民、利菲河两

岸不同的世界、阴暗的街道、昏黄的灯光，构成了

典型的封建殖民都市，具有乡土性，隐藏着一种对

故乡“想象的乡愁”，为后来作品所反复描绘。

该小说开始从外向内转化，用心理现实主义

探索人们的魂灵，将目光从外部现实转向“心灵

的幽暗处”，从而折射出外部世界的复杂多元，写

作技巧已经表现出了意识流的前兆，这为后来的

《尤里西斯》奠定了基础。对《姐妹们》中“我”的

心理描写主要表现为人物的直接内心独白。如

“我”背诵经文时并不能全神贯注，而是把注意力

集中在神父“变了色的大大的牙齿，而舌头就贴

在下嘴唇下”的细节，“我”竟然“觉得那老神父正

躺在棺材里微笑”。这就深刻地揭示了封建教育

给儿童造成的心理压力和情绪恐慌。乔伊斯用梦

来揭示深层心理活动，“我记得在梦里看见天鹅

绒做的长窗帘，还有一只古色古香的吊灯。我觉

得自己漂泊到了遥远的地方，在风土人情都很陌

生的异乡———或许到了波斯吧……”［６］６，揭示了

孩子希望逃脱宗教统治、逃离现实的潜意识。

“故事”淡化了，外部世界的意义削弱了，物质环

境的描写让位于精神生活的展示。由于着重内心

描写，《姐妹们》没有完整的结构模式，没有开始

和结局，结构不统一，首尾不对称，以儿童的内心

感受开篇却以姐妹的言行收尾，是开放性结尾。

仅仅再现事情的状态而不去过问事件的连续，这

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极具现代性。从《姐妹

们》到《芬尼根的苏醒》都贯穿着一系列的顿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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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使用象征主义手法来揭示主题，形成了

特定的象征符号系统。《姐妹们》里的神父住在

“大不列颠”街，死于 ７ 月 １ 日（原版为 ７ 月 ２
日）。这个被修改的日子是个不容忽视的象征符

码，隐含了爱尔兰的屈辱史。首先，在 １６９０ 年 ７
月 １ 日的博因河之战，詹姆斯二世与爱尔兰联军
被威廉打败。据艾蒙德·柯蒂斯的《爱尔兰史》

介绍，这是改变爱尔兰的六大战役之一，残留下来

的盖尔传统、文化及语言遭到了致命的打击。选

择这一天无疑是为了象征英国殖民势力对爱尔兰

的奴役。其次，７ 月 １ 日是天主教的“圣血节”，按
照天主教义，在这天罪人可以得救，而神父在这天

死去，则象征宗教的虚妄。圣杯被认为曾经盛放

基督的血液，圣杯被打碎，象征宗教信仰的丧失，

他的死亡象征宗教信仰的瘫痪。而他的死因则是

性压抑，因为“唾液沾湿了的嘴唇”在西方人的观

点中被认为象征性欲［１７］。可是在孩子眼里，神父

虽死犹生，“在死亡中庄严而狰狞”（ｓｏｌｅｍｎ ａｎｄ
ｔｒｕｃｕｌｅｎｔ），似乎还在恐吓孩子。神父身着“泛着
褪掉的绿色”、“古董似的法衣”。绿色是爱尔兰

民族的颜色，是爱尔兰的象征。褪色的绿显然象

征爱尔兰身份、历史、文化的沦丧，乔伊斯在以后

的作品里曾屡次使用。“磬折形”是矩形的一角

切除相似的小矩形后剩下的部分。“Ｃｉｒｌｏｔ 的《象
征词典》认为这是一个不完整的矩形，象征着痛

苦和内在的不规则，但也应象征不完整性。《姐

妹们》中被损害的神父弗林试图通过教孩子而获

得完整性，复制自我。”［１１］１１而男孩的清醒意味着

神父后继无人。“波斯”象征自由浪漫的异国异

教世界，使人联想到《一千零一夜》里的梦幻世

界，这与后来《阿拉比》中男孩的梦想相呼应。为

了兄弟牺牲了自己一生的伊丽莎和南尼两姐妹，

象征圣经中守卫拉撒路尸体的玛丽和玛莎姐妹以

及埃及神话里守卫 Ｏｓｉｒｉｓ 的女祭司 Ｉｓｉｓ 和 Ｎｅｐｈ
ｔｈｙｓ，但圣经中的拉撒路最后复活了，Ｏｓｉｒｉｓ 做了
冥王，而都柏林的弗林却无法复活。

三、叙事的现代性

叙事方式的更新和递进是小说演变的灵魂。

“对新小说来说，最艰难、最关键的变革不是主体

意识，也不是情节类型或者小说题材，而是叙事方

式。”［１８］１５Ｌｅｖｉｔｔ认为《姐妹们》是用“显示”（ｓｈｏｗ
ｉｎｇ）而非“讲述”（ｔｅｌｌｉｎｇ）故事，要求读者积极参

与而非被动阅读它，描写的世界是不定的、碎片的

而非确定的、整体的。他还认为，这是现代文学与

维多利亚文学的差异之所在［１９］。

《姐妹们》整个故事基本上都从学童“我”的

所见出发，并控制在所思所闻的范围内，与“我”

的独特身份相吻合。神父及其姐妹、老科特和姑

父、姑母代表都柏林的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上层

与下层两个社会。学童作为连接点把他们联系起

来，反映出更广泛的社会生活。同时学童的地位

与身份决定了他与这两个世界都有一定距离，他

见证经历了整个事件，同时以一个“旁观者”的身

份观察、讲述与解释它。学童内视角的运用也形

成两篇小说形似散文、只截取生活里 “横断面”的

“夹心”结构：

姑父家（世俗世界）—男孩—老神父家（精神

世界）

儿童视角的运用具有深远意义。华兹华斯在

《彩虹》一诗里提出 “儿童是成人父亲”［２０］１４５，儿

童视角可以摆脱成人的理性局限，揭示潜藏的虚

伪丑陋、庸俗残忍，让人们在开心的笑声中获得精

神感悟。这方面孩子与巴赫金狂欢理论里的疯

子、傻子有类似之处。“愚蠢，这是反面的智慧，

反面的真理。……它摆脱了官方世界的一切规范

和约束，同样也摆脱了这个世界的关怀和严肃

性。”［２１］细读这篇作品会发现，除了孩子特有的天

真幼稚外，学童似乎是最清醒、最富反抗性的人

物，对封建宗教、对老神父和酒鬼科特先生等人的

本质能一眼看穿，也敢于讽刺嘲笑，就如同安徒生

《皇帝新衣》童话里喊出真相的孩子。《姐妹们》

的第一句就指出“这一次他没有希望了”，在结尾

又拒绝了象征圣酒和圣饼的雪利酒和奶油薄脆

饼［２２］，天真的儿童在作品中成为一个成熟的观看

者和思考者，巧妙地审视了成人世界的荒谬，完成

了一个边缘者的文化批判使命。同时儿童视角有

意识而又合理地省略了作品中其他人物如老神父

等人的内心世界，凸显了人物灵魂的麻木，闪耀着

启蒙思想的光辉。但是这篇小说并不完全是儿童

视角，儿童的声音在叙事中显性地浮现于文本表

面，成人叙述者的声音隐性地潜伏于文本背后。

“那张灰白脸庞仍然盯着我。它在喃喃细语。我

知道，他要忏悔什么罪过。……但随后想起来了，

它是由于瘫痪而死的，于是感到自己也吃吃笑起

来，仿佛表示要赦免他买卖圣职一般的罪孽。”［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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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关于“我”躺在床上思考的表述冗长而复

杂，远远超过孩子的智力范围，而且从内容上看，

追究及赦免神父买卖圣职的罪也不是小孩力所能

及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的独特创新，因为

这篇作品中出现了成人与儿童明暗交织的两重世

界、成人与儿童的双重话语、过去与现在的时间往

复，这使它呈现出复调的诗学意味。

福楼拜强调“取消私人性格主义”，主张作者

不偏不倚地再现生活，要求小说家与其小说主人

公保持一定距离。乔伊斯受其影响，采取了男孩

（叙述者）视角。作为旁观者，“我”并不是故事的

真正主角，与事件保持一定的距离，因而具有可靠

性。但同时“我”毕竟是孩子，年龄、身份、地位、

阅历的限制，造成了小说主题、情节一定程度的模

糊性和不确定性。“男孩的困境不在于他是不能

做出决定的行动者，还是不能自我控制的叙述

者。”［２３］１２许多情节形成空白，读者需要调动想象

力才能补全，从而产生因陌生化而延长的审美效

果。小说中弗林形象引起评论界的很大争议。有

人认为他是爱尔兰文化、宗教的象征，是爱尔兰的

上帝，也有人认为他是同性恋、是怪兽。这是因为

整篇小说他未说一句话，其形象是通过儿童的回

忆和周围人的谈话拼凑而成的。这种叙述具有可

信和可疑的双重性。“说它不可靠，是因为小孩

阅历有限；说它可靠，因为小孩天真无邪。”［２４］这

种方法迫使读者放弃被动阅读的习惯，而要积极

参与文本的构建。这与传统作品中的情节与人物

性格的发展大都合乎逻辑、含意明晰很不相同。

《姐妹们》里的人物、情节、主题艰深莫测，具有不

确定性、多义性、非指涉性等语言特征，但同时也

留给读者较大的想象空间，产生新的解读兴趣，延

长了审美的过程，达到了陌生化的效果。儿童视

角的采用，显示了现代姿态，影响到他后来的文学

方向。《偶遇》、《阿拉比》和《一个青年艺术家的

肖像》等的前半部分都继续采用儿童视角。

作者还利用其他策略增加小说的扑朔迷离

感。比如作品内容和标题不和谐。Ａｌｂｅｒｔ 指出
“标题大大困扰着评论界，任何随便一瞥的读者

都会看出文不符题”［２５］。故事以《姐妹们》为名，

而 １２ 页长的小说却在第 ７ 页才出现两姐妹，“这
个标题向我们发出信号：本小说非传统的生活横

切面小说，也不是那些从标题就可以看出内容的

自然素描。把《姐妹们》当成现实主义文本来读

将很难解释标题。……从一开始《姐妹们》就超

越了可读文本的一致性”［１］２０。这种不和谐的反

差打破了传统读者的阅读心理期待。可以说作者

后期作品《芬尼根的苏醒》里的现代性技巧———

解构和含混在处女作中就开始运用了。

四、结语

“现代文学的兴起不是一个逐渐吸收各种外

国成分，逐渐改变传统结构的渐进过程，而根本上

是一个突变，是在外力激发下一个新结构的突然

出现。”［１８］４６５ ４７１“《姐妹们》可能是乔伊斯改动最

大修改时间最长的作品了。”［２６］“短篇小说，正是

由于它远离社会群体的性质，表现出浪漫的、个人

的、不妥协的特点。”［２７］乔伊斯年轻时就发下宏

愿：用艺术来反抗封建殖民统治，写出都柏林人的

良心，做文学上的无冕之王。他清楚地认识到英

语语言文学是殖民父权文化的产物，为殖民文化

服务，控制人的文化和思维方式，因此他从文学策

略和叙述语言上颠覆殖民书写模式，体现出一个

现代主义者对民族身份的关注。比较 １９０４ 年与
１９１４ 年的文本我们可以发现，小说不仅添加了诸
多内容，而且改变了传统的句法、语法、叙事等，最

明显的是放弃英国双引号而改用破折号，这决不

只是表面的、形式上的花招，而是深层次上的自觉

反抗，可以说乔伊斯“以不同的方式，拓展了短篇

小说的形式，从而体现和表达了个人经验和社会

结构之间互动的一种复杂的观点”［２８］。《姐妹

们》开启了现代短篇小说的大门，与《都柏林人》

的其他篇、《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尤里西

斯》、《芬尼根的苏醒》一起形成宏大的现代艺术

结构。

参考文献：

［１］Ｓｔａｌｅｙ Ｔ Ｆ． Ａ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ｒｙ，ａｎｄ ｄ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 Ｊｏｙｃｅｓ Ｔｈｅ Ｓｉｓｔｅｒｓ［Ｍ］ ／ ／ Ｂｅｒｎａｉｄ Ｂ．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Ｊａｍｅｓ Ｊｏｙｃｅ． Ｂｏｓｔｏｎ：Ｇ． Ｋ． Ｈａｌｌ ＆ Ｃｏ．，

１９８５：５３３ ５４９．

［２］王佐良，周珏良．英国二十世纪文学史［Ｍ］． 北京：外

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１９９４．

［３］Ｋｅｌｌｙ Ｊ． Ｏｕｒ Ｊｏｙｃｅ：ｆｒｏｍ ｏｕｔｃａｓｔ ｔｏ ｉｃｏｎ ［Ｍ］． Ｔｅｘａｓ：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ｘａｓ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

［４］Ｓｃｈｎｅｉｄａｕ Ｈ Ｎ． Ｓｔｙｌｅ ａｎｄ ｓａｃｒａｍｅｎｔ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ｔ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Ｊ］． Ｔｈｅ Ｇｅｏｒｇｉａ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７７（２）：４２７ ４５３．

—６７—



［５］袁德成． 詹姆斯·乔伊斯［Ｍ］．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９．

［６］乔伊斯． 都柏林人［Ｍ］． 孙梁，译． 上海：译文出版

社，１９８４．

［７］寇斯提罗． 乔伊斯传：十九世纪末的爱情与文学

（１８８２—１９１５）［Ｍ］． 林玉珍，译． 海口：海南出版

社，１９９９．

［８］Ｄｉｌｗｏｒｔｈ Ｔ． Ｎｏｔ “Ｔｏｏ ｍｕｃｈ ｎｏｉｓｅ”：Ｊｏｙｃｅｓ Ｔｈｅ Ｓｉｓｔｅｒｓ

ｉｎ Ｉｒｉｓｈ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Ｊ］．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Ｌｉｔ

ｅｒａｔｕｒｅ，１９９３（１）：９９ １１２．

［９］Ｍａｎｇａｎｉｅｌｌｏ Ｄ． Ｊｏｙｃｅ 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Ｍ］． 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

ｌｅｄｇｅ ＆ Ｋｅｅｎ Ｐａｕｌ，１９８０．

［１０］Ｈｅｎｋｅ Ｓ Ａ． Ｄｅｓｉｒｅ ａｎｄ ｆｒ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ｕｂｌｉｎｅｒｓ［Ｍ］／ ／

Ｔｈａｃｋｅｒ Ａ． Ｄｕｂｌｉｎｅｒｓ：Ｊａｍｅｓ Ｊｏｙｃｅ． Ｌｏｎｄｏｎ：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０６：５２ ７５．

［１１］Ｊａｃｋｓｏｎ Ｊ Ｗ，ＭｃＧｉｎｌｅｙ Ｂ． Ｊａｍｅｓ Ｊｏｙｃｅｓ Ｄｕｂｌｉｎｅｒｓ

［Ｍ］． Ｌｏｎｄｏｎ：Ｓｉｎｃｌａｉｒ － 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１９９３．

［１２］Ｎｏｒｒｉｓ Ｍ． Ｓｕｓｐｉｃｉｏｕｓ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Ｊｏｙｃｅｓ Ｄｕｂｌｉｎｅｒｓ［Ｍ］．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

［１３］Ｓｅｎｎ Ｆ． Ｈｅ ｗａｓ ｔｏｏ ｓｃｒｕｐｕｌｏｕｓ ａｌｗａｙｓ：Ｊｏｙｃｅｓ Ｔｈｅ

Ｓｉｓｔｅｒｓ［Ｊ］． Ｊａｍｅｓ Ｊｏｙ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９６５（２）：５５ ６６．

［１４］Ｇｒａｙ Ｗ． Ｊａｍｅｓ Ｊｏｙｃｅｓ Ｄｕｂｌｉｎｅｒｓ：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ＥＢ ／

ＯＬ］． ［２００９ １２ ２０］．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ｍｅｎｄｅｌｅ． ｃｏｍ ／

ＷＷＤ ／ ＷＷＤ． ｄｕｂｉｎｔｒｏ． ｈｔｍｌ．

［１５］Ｊｏｙｃｅ Ｊ，Ｅｌｌｍａｎｎ Ｒ．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ｏｆ Ｊａｍｅｓ Ｊｏｙｃｅ

［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Ｖｉｋｉｎｇ，１９７５．

［１６］普实克． 鲁迅的《怀旧》———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

［Ｍ］／ ／ 乐黛云．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北京：北京大学

出版社，１９８１：４６５ ４７１．

［１７］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 Ｆ． Ｔｈｅ Ｓｉｓ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ｏｋｅｎ ｃｈａｌ

ｉｃｅ ［ＥＢ ／ ＯＬ］． ［２００９ １２ ２０］．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ｗｏｒｄ． ｃｏｍ ／ ｊｏｙｃｅ ／ ｊｏｙｃｅ＿ｐａｐｅｒ＿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 ｈｔｍｌ．

［１８］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１８９７—１９１６）：第一卷

［Ｍ］．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

［１９］Ｌｅｖｉｔｔ Ｍ． Ｔｈｅ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ｔ ｆｉ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ａ ｎｅｗ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ｖｉｅｗ［Ｍ］． Ｍｏｒ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Ｎｅｗ

Ｅｎｇｌａｎｄ，２００６．

［２０］Ｗｏｒｄｓｗｏｒｔｈ Ｗ，Ｈｏｂｓｂａｕｍ Ｐ．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ｐｏ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ｅ

［Ｍ］． Ｌｏｎｄｏ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８９．

［２１］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六卷［Ｍ］． 李兆林，夏忠宪，

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

［２２］Ｔａｇｌｉｅｒｉ Ｇ． Ｊａｍｅｓ Ｊｏｙｃｅｓ Ｄｕｂｌｉｎｅｒｓ［Ｍ］． Ｎｅｗ Ｊｅｒｓｅ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６．

［２３］Ｂｅｎｓｔｏｃｋ Ｂ．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 ／ ｔｅｘｔｓ ｉｎ Ｄｕｂｌｉｎｅｒｓ［Ｍ］． Ｌｏｎ

ｄｏｎ：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１９９４．

［２４］Ｆｉｓｃｈｅｒ Ｔ． Ｆｒｏｍ ｒｅｌｉａｂｌｅ ｔｏ ｕｎｒｅｌｉａｂｌｅ ｎａｒｒａｔｏｒ：ｒｈｅｔｏｒｉ

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Ｊｏｙｃｅｓ Ｔｈｅ Ｓｉｓｔｅｒｓ［Ｊ］． Ｊａｍｅｓ Ｊｏｙ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９７１（１）：８５ ９２．

［２５］Ａｌｂｅｒｔ Ｌ． Ｇｎｏｍｏｎｏｌｏｇｙ：Ｊｏｙｃｅｓ Ｔｈｅ Ｓｉｓｔｅｒｓ［Ｊ］． Ｊａｍｅｓ

Ｊｏｙ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９９０（２）：３５３ ３６４．

［２６］Ｗａｌｚｌ Ｆ Ｌ． Ｊｏｙｃｅｓ Ｔｈｅ Ｓｉｓｔｅｒｓ：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

Ｊａｍｅｓ Ｊｏｙ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９７３（４）：３７５ ４２１．

［２７］里德．短篇小说［Ｍ］． 肖遥，陈依，译．北京：昆仑出版

社，１９９３．

［２８］Ｈｅａｄ 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ｔ ｓｈｏｒｔ ｓｔｏｒｙ：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Ｍ］．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

（责任编辑：黄　 燕　 许成安）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ｓｔｅｒｓ
ＷＡＮＧ Ｐｉｎｇ，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ｎｙ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Ｎａｎｊｉｎｇ Ａｕｄｉ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２９，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Ｓｉｓｔｅｒｓ ｉｓ Ｊａｍｅｓ Ｊｏｙｃｅｓ ｍａｉｄｅｎ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ａｌｌ ｏｆ Ｊｏｙｃｅｓ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ｍｅ ｗａｙ． Ｈｏｗｅｖｅｒ，ｉ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ｎｅｇｌｅｃｔｅｄ，ｍｉｓｊｕｄｇｅｄ ａｎｄ ｈｅｎｃｅ ｕｎｄｅｒｖａｌｕｅｄ ｆｏｒ ｌｏｎｇ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ｉｔ ｗａｓ ｒｅａｄ ａｓ ａ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ｎｏｖｅｌ ｉｎ Ｍａｕｐａｓｓ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ｈｅｋｈｏｖｓ ｓｔｙｌ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ｌｏｓｅ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ｈｏｒｔ ｓｔｏｒ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ｍｅ，ｅｐｉｐｈａｎｙ ｓｔｙｌｅ ａｎｄ
“ｓｈｏｗｉｎｇ”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ｅｔｃ． Ｉｔ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ｅ ａ 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ｈｏｒｔ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Ｓｉｓｔｅｒｓ；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ｔｈｅｍｅ；ｓｔｙｌｅ；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７７—


